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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前 言言

为了推动和繁荣新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，扶持鼓励以我区少

数民族作家原创作品为主的各民族作家作品的创作，加强各民族

作家、作品之间的翻译和交流，推出更多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艺术性、

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，丰富和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

需求，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于2011年末启动实施了“新疆民族

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”，每年面向各族文学工作者

广泛征集文学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，并按照“好中选优”的评选标

准给予重点扶持和出版资助。

新时期阶段，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火热实践，为艺术

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。新疆广大作家、艺术家以现代文化

为引领，正积极努力创作出一大批高扬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深刻、

富有艺术魅力、体现民族特色、新疆特色，深受各族人民群众喜爱

的优秀文学作品。“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”

的实施，对于培养和发展“一体多元”的现代文化，引导文学创作，

实现“出精品、出人才、服务基层”的工作目标，大力弘扬各民族优

秀文化，传承和提升区域特色文化，激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

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，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、

和衷共济、和谐发展，共同建设美好家园，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“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”丛书荟萃了

近年来新疆各族作家创作的反映时代变化、体现新疆精神、弘扬

民族文化、展示各民族群众波澜壮阔现实生活的精品力作，涵盖

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纪实文学、儿童文学等各类文学体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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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经审读专家严格评选确定的一批优秀原创和翻译作品经扶

持出版后，作为公益性文化民生工程赠送全区各大、中、小学校和

基层文化场所，并通过新华书店面向全国发行，受到了各民族作

家、读者和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。

“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”的实施必将

使新疆多民族文学艺术的百花园绽放的更加娇艳，成为助推新疆

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精神力量。在今后的扶持和编选

工作中，我们将秉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形成长效工作机制，

继续严把质量关，致力于打造国内知名的一流文学品牌，推出一

大批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俱佳的各民族文学原创和翻

译精品，不断满足各民族人民群众多方面、多层次、多样性的精神

文化需求，为时代放歌、为人民抒情、为英雄立传，共同谱写各族

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壮美诗篇，为提升文化魅力、树立新疆形象、

繁荣我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。

“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”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4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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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当阿勒泰托列家族的第一任托列，从大清高宗皇帝手中接过

“镇国公”的封印回到卡尔巴山，站在山巅眺望雀跃欢呼的父老乡

亲们的时候，他坚信自己的这个爵位和拥有的统治权会代代相

传，直到永远。显然，远处隐约可见的阿尔泰山和咆哮奔流的额

尔齐斯河也和着这里人群的欢呼，不断回荡着“万岁”的口号，似

乎在说“我作证，托列家族的爵位将代代相传，直到永远！”

殊不知，“永远”是相对的，像历代伟人都不能预知的那样，山

河也无力为“永远”作证，它只能留下人类活动的一些痕迹而已。

对于前人而言，即便是认识到了事物“有限”的真理，也无法

准确预知事物的下限。这不，自从在卡尔巴山绕山顶三圈向安拉

乞求祷告，并得到父老乡亲们祝福的那一刻起，已整整一百六十

四个春秋了，也就是到了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。这天清

晨，有一支密密麻麻的驮队正沿着博格达山脚向西移动。他们不

是别人，正是那时的镇国公家族世袭托列，现今的郡王府的迁徙

队伍。也许，他们先辈们的阴魂，已经预见到他们的嫡传家族的

下限不是可以以世纪，或以年，或以月来记，而是仅仅有一个星期

的时间。

走在队伍中间的是本世纪初名震阿尔泰山一带，且闻名于东

方大国的托列家族女当家哈都万夫人。

博格达山的大小雪峰就像吃饱喝足后稳坐在座墩上的白色

1



大鹰一样威风凛凛，使人敬畏。今天，哈都万夫人越看越觉得这

些山峰与自己过去所见过的山峰不一样，从东到西连绵不断的巍

峨山脉，像一头横卧在地心，向四处洒着乳汁的巨鲸。而它北面

的准噶尔盆地和南面的吐鲁番盆地就像两只贪得无厌的巨龙，在

不断地吮吸着它的乳汁。源于雪峰胸前的无数河流如缀在白色

山腰上的银铃串，山脚恰似自己的蓝色裙子，向下延伸的河流似

裙摆上的装饰花纹。

夫人带领托列家族要向何处迁去？恐怕现在没有一个人可

以回答这个问题。自古以来，究竟有多少征战的队伍和迁徙的驮

队曾经路过这里，只有博格达峰才能回答。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

博格达山峰就像阴阳两面坡下的无数交错小路所织成的大网中

间的一个白色大结。

这个大结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曾目睹了网格中人类的无数次征

战杀戮和迁徙，今天也漫不经心地目送着这支由一个武装轻骑队

护卫的迁徙队伍。

还未改变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传统的托列府，与他们祖

辈们尚有诸多的相似之处。另一方面，虽说他们与祖辈们一样骑

着马，牵着骆驼，驮着毡房，但他们挎着最新式的武器。队伍中有

身着具有哈萨克传统游牧特色服饰的人，也有着现代军装的人。

队伍中人们的着装打扮有着鲜明的不同时代的痕迹，而托列

府如今的名号也是新旧制掺合在一起。就说“托列”这个词，本身

就具有“贵族”“统治者”的含义，又是哈萨克一个部落的名称。传

说中这个部落的家谱与其他各部落的家谱不同。有些人甚至把

他们说成是外来民族。追本溯源，他们也是组成现今哈萨克民族

的一个部落。据说，托列部落的祖先们攻下克普卡克王国城池

后，曾经用熔化的铅水封过克普卡克苏力坦的嘴。如今试图将托

列部落排除在哈萨克民族之外的人，犯的真是这种该封其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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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。事实上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托列部落不仅是数世纪以来哈

萨克族的一个普通部落，而且是在哈萨克族成为一个独立民族过

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一个部落。公元1456年从乌兹别克汗国独

立出来将“哈萨克”之名传向世界各地的柯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

克苏力坦（柯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克苏力坦都是哈萨克族独立建

国时期的领袖人物）正是托列人，而且从那时起，就确立了托列部

落在哈萨克族各部落中的世袭统治地位。“无托列不成部落，无山

丘不成大地”之说就是明证。

迁徙的队伍在博格达山下缓缓地移动。哈都万夫人骑着高

大的白唇黑马行进在队伍中央，她与众不同的穿着打扮十分耀

眼。她全身的服饰和胯下的鞍具，或带有金银饰物，或镶有金

银。特别是那件金丝绣花的白布套头盖巾的下摆，像一个金灿灿

的金盘，遮在她前胸上，盖头上缀着的银铃和鲜艳的丝穗将白布

盖头点缀得像博格达雪峰那样格外抢眼。

夫人不仅穿着华贵，而且宽大的前额，高高的眼眶，圆圆的脸

盘，棱角分明的鼻子都显得非同一般。她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像

幼驼的双目那样炯炯有神，丝毫看不出她已是知天命的人了。一

米八五的高大身躯和宽大的双肩与健壮的体形十分和谐，使人一

见生赞：托列的传人，就是与众不同啊！虽然不是所有的托列人

都有这样的身材，但造物主对这位名门望族的世袭传人却毫无吝

啬，把所有女人的美貌和与众不同的身材赐给了她。从最早的柯

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克苏力坦到后来的库库岱，再到如今，虽然

有过很多杰出的夫人，但真正执掌托列府大权，管理社会事务的

夫人只有她一人。世袭托列在近代四分五裂，已分属不同国度，

而且其他各国的托列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地位。也许谁也不曾料

到如今这个唯一还具有世袭地位的托列家族的地位，也将要从这

位夫人手中失去。她，将成为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托列家族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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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掌门人。

从古至今，这个家族究竟传袭了多少代，恐怕没有人能说清

楚，但至今他们的显赫地位是不容置疑的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哈

萨克斯坦哈萨克族各部落中的托列的统治地位，早在 18世纪初

的沙俄帝国时就已取消，到 18世纪后半叶时已从中亚大地销声

匿迹了。所以，世人很少知道中国大地上的哈萨克族克烈部落中

的世袭托列统治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有余。虽说这个末代托列

府的寿限只剩一周的时间，但是目前除了他们，世上再也没有第

二个世袭托列府。

这个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，是从叶岭山（哈萨克人的俗称，指

西天山。下同）和博格达山（哈萨克人的俗称，指东天山。下同）

之间的迪化城南的柴窝堡湖畔开始的。将广袤的新疆大地一分

为二的叶岭山在这里逐渐变矮然后消失，为南北疆留下了一扇巨

大的大门。自古以来无数次的征战队伍、逃荒逃难的难民、举世

闻名的丝绸之路上的各路商贾都曾在这扇大门的门槛上留下过

足迹。叶岭山从这里向西延伸与帕米尔山脉相连，而它的东面却

与延伸到青藏高原的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博格达山毗邻。在这两

山之间，各路人马必经之地的中央有一片盐湖，这就是五千年来

人类历史上曾留下过无数动人故事的柴窝堡湖。

连绵不断的两山山脚从东西两面向湖边伸延，尤其是东面被

一团巨大的白色阴霾笼罩的博格达山的最高峰在湖中的倒影，往

往会使人误认为太阳就在湖中。这座大自然造就的神秘大山和

五光十色的湖水，虽然目睹过数千年来的各种事件，但它历来都

是静静地观望着匆匆而过的凡人俗事。今天也不例外，它仍旧若

无其事地接纳了这飞扬的尘土和喧嚣的牛羊嘶声。

今晨，沿湖北侧成片的香蒲和杨柳林边搭着的毡房旁，人们

在争先恐后地忙碌着，成群牛羊和马群全搅在了一起，三三两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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挎着武器骑着马的小伙子们心急如焚地忙碌着。还没等太阳升

起，这块洼地已是尘土飞扬了。天上朵朵云彩向东移动着，其中

的一部分因无法飞过博格达山峰而萦绕在雪山腰上，在等待着后

边云朵的到来。地上旋风卷起的黑色细尘和天上黑云遥相呼应，

似乎要淹没整个叶岭山脉。

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，在 20世纪初被八国联军侵

占瓜分后的五十年中，战胜了列强的奴役，经历了数次内战。如

今国内两大党的战争大局已定，国民党被赶出大陆，逃到了弹丸

之地台湾，共产党的军队已占领大陆绝大多数省份。此时此刻，

这伟大国度的西北部多民族聚集的最大省份，像一洼烧烫的湖

水，水中的各种鱼都在上蹿下跳……

当统治哈萨克约八个世纪的托列家族的传人们，正在柴窝堡

湖边忙于搬家迁徙之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三路向西部

挺进，已消灭国民党在甘肃、青海的主力，昨日还在张掖会师祝

捷，今天，机械化先遣团已到达玉门关，逼近了新疆边界。在飞扬

的尘土中，隆隆的机械轰鸣声震荡着祁连山脉，他们日夜兼程以

横扫千军之势向西前进。如果这个家族继续在这里滞留，也许会

被尘土淹没。

沿博格达北坡从巴里坤到迪化的七个县域里，形形色色的封

建武装裹胁着 4500户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勒泰哈萨克族难民，观

望着新疆局势的变化。

近十万国民党驻新疆野战部队内部四分五裂，互相觊觎。新

疆的各种势力都在明争暗斗。有主张向解放军投诚的，有主张决

一死战的，有主张向国外逃跑的，还有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……

形势非常混乱，一触即发。

云雾缭绕的博格达峰，就像由天山、阿尔金山、喀喇昆仑山、

阿尔泰山所围成的新疆大地的擎天柱一样，注视着这里的一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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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证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暴。

晨曦刚刚照亮博格达顶峰，六名男子来到湖边多顶毡房中央

的白色郡王帐前下了马。他们解开毡房的防风绳索，揭下毡子拆

起了毡房。紧接着，周围近百顶毡房也很快被拆卸。卧着的骆

驼，或已驮上行李的骆驼，拴在马桩上的马，到处乱窜的牲畜，像

被山洪冲下山沟的乱石堆一样，没有了秩序。夫人身着传统的服

装，手拿马鞭走出白毡房，默默地向拴马桩上的白唇黑马走去。

她的佣人喀麦按惯例紧跟过去准备扶她上马，夫人却大声说了句

“走开！”并将拿马鞭的右臂甩了一下。中等个儿白皮肤的姑娘怔

怔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，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，因为她知道夫人

最近一个多月变得异常暴躁。她到郡王府专门服侍夫人近两年，

感觉到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所以早已把夫人当作自己最亲的

亲人了。她全权负责服侍夫人的衣食住行，甚至夫人去厕所她都

要扶着她。她已经成了夫人生活中的拐杖。夫人待她也非常好，

甚至超过对自己亲生女儿的关怀。夫人曾经有过很多的佣人，而

且生下来就有专门的佣人伺候她，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喀麦竟会是

夫人最后的一个佣人。喀麦知道自己与夫人在少女和少妇时代

的佣人是不同的，虽说都是伺候人的活儿，但夫人现在的地位不

同了，因为夫人现在既不是少夫人也不是普通当家夫人。哈萨克

语中，“夫人”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，狭义的“夫人”指结发妻子，

一般都是当家的大夫人，地位也就是个“内当家的”；而广义的“夫

人”一词既可用于汗王的妻子，也可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真正女

汗王。哈都万不是一个普通的夫人，而是真正握有实权的夫人。

当然，喀麦并不太明白夫人究竟有多大权力，但她还是知道自己

的地位与过去的佣人是大不相同的。

喀麦心里很清楚，最近哈都万的情绪波动很大，几天前将身

上的国民党军服烧掉，换了传统的服装。她虽然对夫人的这些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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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感到很惊讶，但从来也没有抱怨过。近一段时间，夫人变得很

孤独，看谁都不顺眼，也不让任何人接近她，甚至连自己四十年来

朝夕相处的丈夫艾林郡王都不能靠近她。不要说她这个手提净

壶整天服侍她的佣人，就连背着轻骑马枪、挎着战刀的卫兵都要

离得远远的，还时常挨骂：

“滚开，别在这儿碍眼，除了胡大谁也要不了我的命！”被训斥

的士兵们只好远离毡房，执行他们的警戒任务。这不，今天夫人

的火气更大了，当她走近马前，看到有两个背着带刺刀步枪的士

兵很麻利地跑过来，解开缰绳要扶她上马时，她愤怒地喝退了他

们。在以往，夫人每次上马都是由两个小伙子扶上去，并把缰绳

递给她以后，她才会上路。可今天，她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臃肿

的身体也变得非常轻盈，一把抓住鞍前的马鬃，一跃身便骑到了

马背上，纵马向正在搬家的阿吾勒外围跑了过去。寸步不离的卫

兵们也匆忙骑马尾随。夫人绕阿吾勒一圈后，又回到自己的帐前

收住了马缰绳。喀麦双手拿着毛瑟手枪和弹匣袋，气喘吁吁地来

到夫人的左前方，将手中的东西递了过去。

“夫人，您把枪带上。”

“我不要了，送给你了。”夫人瞟也没有瞟她一眼，心不在焉地

回答了一句。她连自己的护身武器都不要了吗？喀麦着实在心

里吃了一惊。此时，夫人的心思全在自己的白色郡王帐上。在她

的心中，比起十五年前故乡阿勒泰的那顶白色郡王帐，现在的这

顶高大毡房不过是一个避风雨的窝棚而已。那时，郡王帐的龙骨

杆和顶圈架的装卸，只有那些骑在马上的男人们才能完成。而且

其龙骨杆和顶圈架、栅栏壁全都外包有带饰纹的银片。每次搬迁

时，几顶当储藏室的毡房连物品和白色郡王帐需要用二十七峰骆

驼来驮，再加上家丁们的驮子，托列家族的搬迁队伍比古时候豪

商的驮队还要壮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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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帐”在哈语里既含有统治者所住的建筑物的意思，也含有统

治者权力的意思，二者不可或缺。夫人作为新娘子最初踏入郡王

帐门槛之时，看重的不是权力而是建筑物。那时，她认为权力永

远是男人们所拥有的东西。所以，她在短短的十年中三次更新了

郡王帐，最后一次的更新，使郡王帐成了全阿勒泰最高大、最气

派、最漂亮的毡房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艾林郡王府”。它不仅显示

了他们家族的富有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家族在当地至高无上的权

力和地位。那时，夫人总喜欢拿自己的新郡王帐与前人的帐相

比，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郡王帐是数世纪以来的世袭托列帐。根据

口传家谱，远的不敢说，单说首位阿勒泰十二支克烈部族的托列，

就是自己的祖先库库岱镇国公的帐，也是无法与现在的郡王帐相

媲美的。但是，她知道如果再往远处说的话，还有比这更大更辉

煌的汗王帐。

夫人自儿时起就常听家谱故事，最感兴趣也是她最惊叹不已

的，是有关其祖先中亚汗王哈斯木汗和陶克汗汗帐的故事。

据传，陶克汗汗帐是支在有六十个轮子的巨大平板车上的。

用金银珠宝和五彩缤纷的帐幔装饰的车棚中央是金碧辉煌的白

色汗帐。汗帐的墙壁由十二片栅栏构成，十二个男子要骑着马用

一天时间才能支起巨大的毡房。那辆巨型车要用三四十匹马才

能拉动。每当那些鬃尾上饰有象征吉祥的飞禽羽毛、背上披着绣

花护被、小腿上戴着带小铃铛的腿镯子、从前胸到项颈全挂着银

铃的马匹拉着行宫行进时，铃声和马蹄声响彻大地，犹如一座小

山在移动。

夫人每每听到这些传说时，威风八面的汗王迁徙队伍总会朦

朦胧胧地呈现在她的面前。

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腰挎弯刀，肩背弯弓，胸前戴着圆形盾

牌，头戴尖顶头盔，身着网状铠甲，骑着高头大马的士兵。然后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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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着长袍皮靴，挎着镶有金银铜饰物的皮囊和荷包，戴着便帽的

老汉和戴着白盖头的老奶奶们。在他们的后面是少男少女们。

姑娘们头戴带金银花纹和猫头鹰绒毛饰物的海獭皮帽，身穿饰有

金银丝带的衣服。少妇们则头戴尖顶高帽，帽尖上带猫头鹰绒

毛，帽下沿缀着的银质缨子半掩着脸面。姑娘和少妇们胯下骏马

的鞍具上的金银饰物及她们身上的金银珠宝饰物相互映照，金光

灿灿。她们有的手拿冬不拉，有的拿着长笛，边走边唱着动听的

歌曲。

载歌载舞的男女青年队伍之后，是震天动地的汗王行宫车

队。像初升的月亮一样，洁白的汗帐如一座小山，在缓缓移动，帐

内是带着王冠的汗王和他的夫人们；帐外一周是一手牵着汗王麻

点白色宝马，一手拿着红缨枪的卫兵。巨大的行宫后面是驮队和

大小不等的带篷马车，队伍像鸣声而飞的大雁。其中有权贵富豪

们的二十匹马或十五匹马拉的篷车，还有王子和公主们的两三匹

马拉的篷车。还有骑着一色黑马，头戴白头巾的中年妇女和戴着

带有花穗子头巾的青年妇女们，她们三三两两地牵着的是数百峰

骆驼，骆驼的驮子上遮盖着各色地毯。

这种豪华而隆重的迁徙队伍，虽然已不复存在，但是夫人常

常从这些口传故事中想象和回味这样的场景。

据老人们说，四个世纪前试图征服中亚的穆哈买提·恰依巴

尼汗率领十万大军，越过封冻的锡尔河侵犯哈萨克大地，洗劫了

陶克汗行宫，他们在那里掠获的支在马拉平板车上的毡房就有一

千余顶。只有游牧于乌鲁套山中的喀斯木汗的汗宫幸免于难。

此后，连年征战，哈萨克汗国遭到准噶尔部重创。哈萨克大地哀

鸿遍野，人民荡析离居，汗王府也不复存在了。哈萨克人再也没

有见过那样的汗王帐。再后来，尽管哈萨克民众再一次汇聚在阿

布赉汗的麾下，但由于准噶尔的征战不断，使得阿布赉汗也无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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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及汗帐的建设。

夫人目睹正在拆卸的郡王帐，静静地回想着。她自幼听到的

有关祖辈的传说，已经很久没有在脑海中闪现，今天是个例外。

在她面前的郡王帐也不过有九峰骆驼的行李，再加上客房的

行李，也就是十三峰骆驼的驮子。让她伤心的是今天拆房捆驮子

的不是一群嬉笑欢歌的青年男女的轻拿慢放，而是一群挎着刺刀

步枪和马刀的士兵，像掠夺别人的财产一样在强拉硬拽。

今天的迁徙与过去也不同。不是有目的的向绿色的夏牧场

或水草丰富的冬牧场转移，而是谁也不清楚他们的落脚点，有些

人甚至不知自己将向何处去。正当夫人站在那里沉思的时候，她

的丈夫艾林骑着褐色马来到她面前，对她说：

“我们先走吗？”

按照过去搬家的习惯，当家丁们还在拆郡王帐时，他们和子

女及佣人乘单骑向落脚点方向先行一步，在中途还会到牧民家中

休息，待郡王帐在目的地支好之后，他们再过去。艾林自然是按

照他们的习惯在问夫人。

“要走你自己走！”哈都万瞪着大眼睛反问了一句：“你要到哪

里去？”

艾林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既然不走，搬哪门子的家？”

“搬哪门子的家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哪儿知道！多少年来，你说

你是杀敌立过功，还是为敛财而流过汗？亏你还是御封公爵的传

人，还不如放一把火就地烧了这个家。”说着，夫人生气地拿马鞭

朝艾林指了一下。

对夫人从来都是逆来顺受的艾林，此时也爆发了：“要烧你烧

吧，现在不是你当家吗？要我烧祖宗库库岱传下来的家，我可下

不了手！”

“既然你还知道自己是谁，那就离我远一点儿。这不是祖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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